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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着在南师大随园校区培训
之机，我在偌大的校园里寻访朱
赢椿先生的书衣坊。

曾在《虫子旁》的扉页和许多
的微信和视频中，了解随园书坊
的概貌。也曾在朱赢椿先生的作
品中，随着他的图文想见枫杨树
下他和虫子们的交往。如果能亲
历其地，该是多么有意思的一件
事啊。然而，就在去年7月，他的
随园书坊被拆掉了。遗憾的不仅
是他，还有如我这样的虫子系列
图书的读者。

隐约听说学校在不远处另给
了他一个地方——红房子。这一
次，我就要去探访他的新场馆。
在100号大楼前的草地边，我碰
到一个年轻的保安，便向他打听
朱赢椿和他的虫子馆，他一脸茫
然，好在一名升完旗路过的年长
保安知道，他随手往东南一指，说
是在那片树林和大楼后面。

有了这大概的方向，我便前
往一探。拐过几个弯，望见了竹
篱笆，感觉应该像是新场馆了。
靠得近前，但见一处坡下，有一方
高树和灌木、烟囱和平房的所
在。那正对篱笆门的弧形门面上
方，是三个黑色的虫子书集字“虫
艺馆”，这就更加确证了此处正是
我要找的地方。篱笆门从里面锁
着，不见人影。于是，便绕着篱笆
墙看看有没有其他通道。左转向
东，在竹篱笆和青竹丛旁各有一
个门，也都锁着。隔着低矮的灌
木和隔离网，可以望见园内的建
筑以红色调为主，那烟囱下粗上
细，毗连着的房子方头方脑的，像
积木，又似城堡。这地方就在音
乐学院旁边，四周都是道路，东边
和南边还是人车众多的主干道。
绕着转了一圈，感觉不下方圆四
五十米，挺大。真的是大隐隐于
市了，周边挺热闹。

次日，辗转与朱赢椿先生联
系上，拟近中午时一往，后因他外
出未归而不遇。第三天，他提前
安排了助手接洽。上午十点半，
我按约来到竹丛旁的小门，皇甫
老师把我引进门内，那个两层楼
高的红色烟囱就在近前，原来此
处是艺术学院的故地，那烟囱曾
是烧瓷的窑。窑体上连着一段红
砖的花墙，以灰白的梁柱为骨

架，其中的一面花墙中开小门，
门前青砖铺地，门两边是蹲着狮
子的石鼓。花墙墙根，移植来的
藤蔓尚未成气候。一棵枫杨在磁
窑壁上洒下一片树荫，宛如水墨
画。围墙下有油菜地，盛开时，
金黄色的花海上浮着红色的建
筑，定别有一番风味。一只蜂箱
搁在一旁，听说养的蜂死了，来年
会买新的。

进了小门，走过天井，进门便
来到了室内。左手边是一间白色
调的弧形展厅，陈列着虫子主题
的系列书籍、便形鸟和蜘蛛的模
型，从地面到空中，营造出一个基
于虫子的创造世界。正对门的是
另一个白墙灰地的展厅，墙壁上
有虫子的作品，光影般的抽象画、
或白或黑的书法。角落里，一只
巨大的模型屎壳郎坐在粪球椅上
打字，打字机上的纸张直升到屋
顶，真是文思如泉涌，下笔千万
言。旁边的白色木盘里，各种昆虫
在表演书法，正是虫子书的创作情
境再现。墙角，有蜗牛、便形鸟等
模型，还有饲养虫子的玻璃箱。这
个厅里，最有意思的是几幅中式书
法，有虫子书的长卷，等着见仁见
智地释读；有对联条幅“月明竹影
乱，星少虫鸣稀”，煞有介事；有小
斗方“见云”，充满禅意……穿过走
廊，右拐，那个烟囱的近旁是一间
明亮的教室，朱老师常在这里为
学生授课。烟囱据说有两层，底
层是圆形的环壁书架，陈列着自
然题材的各类图书，上层则是朱
先生的工作室，想来这通天的空
间一定常有来自宇宙的灵感。

出了展厅，又是一个大院子，
连接展厅和院子的是半圆形的三
层大理石台阶，台阶上是插着的白
色圆筒形，在筒壁上开一个长方形
的窄门，比一人稍高，门上沿就是竖
排的“虫艺馆”三个字。方形的红
墙、圆弧的白壁、黑色的馆名，配着
蓝色的天幕，富有童话般的色彩。

院子里的地面是灰白色的长
方形砖，靠近墙壁的地方是一只
勤奋地推着粪球的屎壳郎模型，
它埋着头，后腿蹬着粪球，孜孜矻
矻。院子边上，靠近篱笆围栏的
地方是一座泥土色的建筑，原来
这就是泥蜂舍，是朱先生仿照泥
蜂的巢穴放大版的创造。乍看像

是潜艇的模样，又像是一条圆头
圆脑的鲸鱼，还像黏黏虫。脑门
和背上有三处凸起，像是矮矮的
出气口，中间那个，一只泥蜂展翅
飞翔，似乎正要进洞。侧面开着
圆孔，嵌着玻璃，就像飞机的舷
窗。从头部一侧的圆门进到泥蜂
舍里面，整个也是土黄色，在灯光
和阳光的映照下，很亮堂，也很宽
敞，可容纳一二十人。壁龛里陈
列着蜂巢，屋顶也挂着一些蜂巢，
像窑洞却又比窑洞明亮，土气却
时尚，真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好所
在。门口的壁上有一幅画，朱老
师和泥蜂共同托举着泥蜂舍，原
来这是朱老师用图画告诉每一个
来访者，是泥蜂和他一起设计了
这个有趣的建筑。泥蜂舍里的几
盏吊灯特别有意思，像是倒扣的
花苞，原来也是仿照一种蜂巢制
作的，巧若天工。大自然就是最
好的老师，朱老师深谙其道，也用
自己的方式向读者和观众传达着
道法自然的真谛。

虫艺馆门正对着的是七级青
砖台阶，砖路的尽头就是开在青
砖花墙中的篱笆门，看方向应该
是西。门旁边杂树丛生，有棕榈，
有构树，有香樟，有枫杨……假以
时日，一定也会是一个虫子的新
世界吧。

参观了新馆，我跟皇甫老师
打听随园书坊的旧址，她说已经
拆除了，我请她介绍了具体方位，
便前往踏访曾经在图片上见过多
次的随园坊。

到了那里，眼前已经是学生
宿舍后的一片青草地。好在前院
的高大枫杨、朴树还在，枫杨下花
墙边的铁制印刷机器也在。我转
到入口处，竹制的柴门缠着铁丝，
已经有了锈迹，稀疏的凌霄藤蔓
攀爬其上，竹竿上的木蜂之家还
在，黑洞洞的，像一只只圆圆的小
眼睛。凑近竹篱笆，透过缝隙，可
见枯叶荒草地上，那块青色的河
滩石上，藤蔓疏疏，绿叶已经泛
红，而石上镌刻的“随园书坊”仿
佛还墨色如鲜。

我叫住一个学生，请他为我
在枫杨下花墙旁留影一张。

曾经的随园书坊故地，树影
婆娑，草色青青，秋阳红叶，碧空
如洗。

在粮食机关当了15年“文字贩子”，因
编制等原因，两年前回到粮库上班，并在
收购季节一起参与收粮。

粮食收购一般分为扦样、化验定价、
过磅、卸载、退皮、结算等步骤，尽管我在
粮食系统工作了十多年，但对收购工作还
是一知半解，因而安排我参与相对简单的
第一步骤——扦样。

扦样又称取样或抽样，是指从大量的
待售粮食中，随机取得一个数量适合、有
代表性的供检样品，这一样品能够准确代
表该批待售粮食的成分（含水、杂质、稻谷
的出米率、小麦的容重等），以便在下一道
工序确定该批粮食的售价。

扦样是从待售粮食不同部位扦取，以
前都是用扦样器徒手从袋装或散装粮食
中展开，现在的收购点都购买了自动扦样
器，只要手持遥控器，就可以很轻松取得
样品，避免了爬到车上扦样的麻烦，既安
全也省力，还提高了工作效率。

扦样是否正确，样品是否有代表性，
直接影响到储备粮质量和企业经济效益，
甚至影响农民的收入和种粮积极性，因而
必须坚持公正公开公平立场，马虎不得。
在扦样时，极少数售粮者明知自己的粮食
质量不好，故意把质量差的放在下面和边
上，把好的放上面和中间，达到以次充好，
经过几次观察和了解，我不再拘泥于在粮
面中间的前、中、后位置扦样，而是随机扦
样，这与足球运动员踢点球有异曲同工之
妙。记得20世纪80年代，广东籍国脚麦
超在踢点球时几乎弹无虚发，他说在踢点
球时，双方都要互相揣摩对方心理和方
向，而我在踢之前，自己也不知往哪个方
向，完全是在即将踢上球时，才明确往哪
个方向，所以守门员如何能猜到我的方
向。我受此启发，扦样时，虽然是前、中、
后三个点，但涉及左、中、右就很随意了，
有时自己也不知道，因而有些想钻空子者
往往对我有意见，但是我不为所动，坚持
原则，确保双方都不吃亏。

有天下午接近日落，有个头顶有点秃
的老大爷用拖车颤颤巍巍拖着六蛇皮袋稻
谷出售，已经80岁的老人告诉我，他家离粮
库两公里左右，今年种了4.6亩水稻，这次
拖来300多斤稻谷已经晒干，我边听边加
快扦样，经过化验定价后，帮老大爷把稻
谷送去过磅，并请其他保管员帮助送到仓
库……听同事介绍，老人兄弟两个都一生未
婚，也无子女，每年都要种植不少粮食，除
部分自己食用外，余粮都送到粮库，他那对
种粮情有独钟的精神着实让我敬佩不已。

在收粮时，还发现一个看上去有点瘦
弱的女大学生，她说，自己原来在厦门一
家中国银行工作，且在那儿与当地一男青
年成家立业。四年前，她竟然辞职并动员
在国企工作的丈夫一起回老家西亭镇，先
后流转1000多亩地种粮，于是我联系了
媒体记者，对她为国家粮食安全作贡献事
迹给予报道。

别看扦样只是手拿遥控器，似乎很轻
松，然而坐惯了办公室的我，一天到晚面
对近50辆运输车，每次都要围绕车辆不停
地扦样，有时为了提高效率减少上厕所次
数，两个多小时也顾不上喝一口水，加上
天天起早贪黑，一个月下来，我还是累倒
了……然而，当看到成百上千吨经过我亲
自扦样的粮食，作为储备粮安全入库后，
我的心累并快乐着，因为我也为粮安作了
一小点贡献。


